
宋人裘三七是天台永保窑的工匠。
他的生平事迹，史不可考。

在他于窑中忙碌的岁月里，恰逢临
海城墙大修，其中一部分的城砖，由永保
窑承制。

彼时的城砖皆由手工压制。和其他
工匠一样，裘三七认造了一些城砖。

他精心做好砖坯，将其放入窑中，耐
心守着窑火，等待城砖烧制成型。按照规
定，城砖上印有“天台永保窑城砖匠裘三
七”11个字。

和成千上万的城砖一起，这块砖被
用于修筑彼时的台州府城墙。它被安置
在镇宁门附近，距离地面将近 6米之高，
从此成为台州府城墙的一部分，承担起
抵御外敌和洪水的重任。

与其为邻的，是同样有着印字的城
砖。它们彼此相依，跨越古今，俯瞰着临
海城中的世事变迁，人来人往。

只是，这些不起眼的砖文，经风吹雨
打，时间侵蚀，逐渐风化、消磨，不少已几
不可辨。

裘三七一定想不到，在自己身后近
千年，一块带有他姓名的城砖，仍然安静
待在城墙上，字迹完整清晰。而在 2020
年，有个叫彭连生的男人，花去了 7年寻
觅，终于与其相遇。

一次穿越千年的邂逅

2014年，第一次与台州府城墙铭文
砖邂逅时，彭连生刚刚就任临海市文保
所副所长。在此之前，他从事了 20年的
业余文保员工作，做了 400多万字的文
物调查笔记，还主持编写了 112万字的

《杜桥志》。
当时正值六省八市古城墙联合申

遗，台州府城墙位列其中，临海市文保所
因而开展了不少对城墙的调研工作。借
着工作的机会，彭连生屡屡前往台州府
城墙。那一年还有许多考察团从外地过
来考察，他也得陪同介绍。

“去得多了，这边瞅瞅，那边瞧瞧，无
意中就发现了城砖上的字。”彭连生说。

一次偶然的抬头，在望江门附近城
墙的砖块上，彭连生看到了“永保万安”
四个字。

城墙由城砖构成，若要从墙面寻找
特定的一块砖，原本不易。而单一的城砖
面积不大，上方的铭文更显字小，加之风
化磨损，很难用肉眼察觉。即便古城墙来
了许多次，彭连生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

的文字。
多年文物调查的经历，让彭连生养

成了独到的鉴别眼光。他立刻意识到这
些铭文的特别，“在以往台州府城墙的历
史文献里，从未出现过相关记载”。

这块铭文砖位于镇宁门与望江门之
间的城墙上，旁侧就是灵江。这里正是台
州府城墙最易受洪灾侵袭的所在，而城
砖上的“永保万安”，似乎也对应着古时
人们对城墙护佑一方安宁的期盼。

直觉告诉彭连生，如果能够找到更
多铭文砖，或可打开研究临海历史文化
的一扇门。

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彭连生开始
了他的寻“砖”之旅。

靖越门、兴善门、望江门、镇宁门、丰
泰门……走过一座座城门，沿着一段段
城墙，彭连生“一块砖一块砖”地观察、甄
别。数不清的砖块，他近乎千里挑一。

从那时起，周边的市民，常常能够看
到一个中年人沿着城墙东张西望，有时
还摸着墙角驻足凝视，简直像是“要从城
墙里挖出宝贝来”。而这座古老的城墙，
也在回答着彭连生的探寻，将一块块品
类各异的铭文砖逐渐展现在他面前。

把“史书”拓下来

“一开始是‘吉语’，后来慢慢发现了
‘窑工’砖，再后来台州的各种地名也出
现了……”彭连生回忆起铭文砖挖掘的
过程，口中滔滔不绝。他的皮肤被晒得黝
黑，穿着也不甚讲究，属于走在街上不会
引人关注的大叔形象，但讲到这些铭文
砖的发现，他的眼中有光。

他把“永保万安”“不败宜用”这些铭
文归类为“吉语”，这种铭文多为老百姓

“讨口彩”的刻字。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又
找出了刻有其他不同种类铭文的城砖。
他将铭文砖归为城名砖、明代卫所系统
砖、纪年砖、吉语砖、产地窑口砖、姓氏
砖、窑工姓名砖、题名砖及数字符号砖等
9大类别。

“这些铭文有宋、明、清各个朝代和
民国时期的，信息量丰富，简直就是一部
刻在城墙上的临海‘史书’！”距第一次发
现已是第 8个年头，彭连生依旧为之惊
叹。

铭文砖难寻，寻到了又要辨别铭文
内容，不可能每日守在城墙下做研究。思
索之后，彭连生萌生了使用拓印技术记
录城砖铭文的想法。但面对着古城墙上

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的铭文砖，请他人拓
印并非合适的做法。所幸彭连生自青年
时期起就对拓印有所涉猎，他自觉担下
了这个任务。

拿着浸湿的纸覆于铭文之上，用笔
刷敲打，待纸张干燥后蘸墨，看似简单的
操作，其中大有学问。原本，彭连生认为
自己的技艺足够应付，但当拓印用于城
砖铭文，他很快发现这绝非易事。

“史料留存的要求更高。”彭连生解
释说，“铭文的拓印需要字迹尽可能的清
晰，不是可以将就的事情。”

最初的拓片几乎满足不了彭连生研
究的需求，何况他早已打算收集铭文汇
总成书，对拓片的精美度更有要求。

为了获得合格的拓片，往往一段铭
文他要拓上多次。拓印不似如今拍照可
以现场出图，需要他返回处理。一旦不满
意，他还要再次往返古城墙和工作地点。

临海市文保所的事务并不轻松，作
为所长，彭连生更是诸事缠身。采访时，
平均 5分钟他的电话就会响起，要么是
所里的一些事需要他来决定，要么就是
台州各地慕名寻来的人士，向他请教文
物相关的问题。

为了不影响工作，彭连生只能利用
自己的休息时间前往拓印，往往周末就
泡在城墙下一整天。除了请一些业余文
保员协助，开展地毯式搜查，他还发动妻
子和女儿一起找寻，一找就是七八年。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哪里还记得
清走了多少遍城墙。”彭连生这样说，“只
希望拓印下来的铭文质量越高越好，少
留遗憾。”

如今，彭连生早就拓出了心得：“拓
印城砖铭文，不能用熟宣纸，要用容易吃
墨的生宣，纸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这样
拓片才能清晰。”

寻找被冷落的历史

在找到“天台永保窑城砖匠裘三七”
这块铭文砖之前，彭连生发现的城砖铭
文或只有产地，或只有窑工姓名，大多
是因为年久风化有所残缺，有些也仅是
隐约可见全貌，需要与其他铭文砖多方
比对。

“为了找这么一块完整的铭文砖，我
等了足足 7 年。”彭连生感慨道，“这之
后，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裘三
七、陈一、周存福……这一个个名字都是
生活在宋代的百姓，是造出这一块块城

砖的匠人。”
这块铭文砖的发现，为彭连生此前

的收集、考证，提供了进一步的印证，对
他有着重要意义。他更庆幸自己在这块
砖上的铭文消失之前找到了它。

于彭连生而言，搜寻铭文砖，便如与
时间赛跑，太多的铭文已经被年月抹去。
每当台风来临，甚至只是寻常大些的风
雨，他就会担忧，城墙上是否又有一段蕴
藏着历史信息的文字被自然“删除”，而
他来不及“救下”。

“铭文砖记录了太多的东西。”彭连
生介绍，“铭文本身携带的文字信息、书
写、刻字手法，砖的规格形制、制作方式，
还有其质地构造，都是我们研究古代史
学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以“纪年”砖为例。这些铭文有以年
号纪年，也有以天干地支纪年，成为不同
朝代城墙重修的例证；又如“明代卫所”
砖中，可见“前所”“后所”等铭文，展示了
明代时期的军事建制；窑工在砖上刻下
名姓，体现出当时建筑工程的质量追溯
制度；铭文多为简体，显然宋时就已有简
体字在民间流传。

在这些铭文砖里，彭连生还发现了
不少“产地”砖。标有“甜瓜窑”“若山窑”

“东村”字样的砖，皆可见证临海宋时砖
窑业态的兴盛，而像“天台永保窑”“黄岩
三十三都”“仙居”等铭文，则又反映出宋
时城墙筑造，城砖烧制任务在各地的分
工摊派。

有一块铭文砖，上书“鱼沉”二字，彭
连生一直不得其解，但数年来始终记在
心头。有次寻访一处戏楼旧址，误入黄岩
鱼沉村中，忽然想起此地古时是烧窑之
处，恍悟这块铭文砖所标亦是产地。提及
那次发现，彭连生仍不禁开怀大笑，高兴
得像个孩子。

似这般“解题”，绝不止“鱼沉”一例。
为了真正“读懂”这些铭文，彭连生翻阅
大量文献，每每绞尽脑汁，又不惜脚力，
深入各处调查取证对比。

“我是业余文保员出身，从事的是基
层的文物考古工作，不擅论述，调查、收
集才是我的强项。”至今，彭连生仍坚称
自己是游走乡野的考古工作者，是从文
物搜寻和调查中做学问，“前人已经记录
过的，我不‘负责’，我的使命是去寻找那
些被忽略、被冷落的历史。”

历经 8年，彭连生的《台州府城墙砖
录》已近完稿，但他还是经常跑去城墙脚
下，试图寻找更多遗漏的铭文砖。他在书
的后记中写道：“这本文稿填补了台州府
城墙历史中的一页空白，是层层叠叠城
砖铭文的缩影，是城墙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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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连生

生于1971年，台州临海人，现为临海市文保所所长，浙江省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理事，台州市文物鉴定小组成员。1991年起，他在《中国文化报》
《名城报》《浙江方志》《浙江文物》等20多种报刊上发表百余万字文史文
章及论文，曾参与整理海洋地域文献《鲞经》、参编《台州古村落》《台州府
城史迹寻踪》等十余种地域文化书籍。2006年获评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
员，2019年被评为台州市文化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本报记者陶子骞 李洲洋文/摄

彭连生用拓印的方法留存城砖铭文彭连生用拓印的方法留存城砖铭文。。

常在报纸副刊上读到彭连生的文字，却一
直缘悋一面。只知道他是文物保护工作者，还
想，这应该是年逾花甲甚至古稀的老者，因为
他笔下的文字和文字表达的内容，都显“老”。

直到今年 5 月，报社有个活动，邀请他作
为文物专家参加，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一看，
竟是个黝黑而有些瘦削、文弱而不失精干的中
年男；一问，70后，比我还小一岁。

可是他与文物结缘，从事文物发现、保护
工作，从业余到专业，已经 30 年。是谁借了一
双慧眼，让他在这个常人看来枯燥、寂寞的领
域一路前行、孜孜以求、成就斐然的？

没有别人，就是他自己，炼就了一双剔抉
爬梳、穿透历史的“火眼金睛”。靠什么炼就？没
有别的，就是一种对文物与生俱来的热爱、“咬
得菜根”的吃苦、锐意穷搜的探究。一个人的成
长，内因起决定作用。这些情感与非情感因子，托
起一个驰名台州乃至全省文保领域的彭连生。

当然，他生于临海，浙江省首个县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为他矢志文物工作，提供了如
鱼得水的环境；他的脱颖而出，还得益于别人
的慧眼识人。18年前，仅念过高中的他，还在一
家汽配厂上班，业余钻研文物、史料。其时，他
老家杜桥镇要修地方志，临海市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会的老先生们，向镇领导力荐他担纲修志
任务。果然，彭连生不负众望，殚精竭虑 6 年
整，一部112万字、高质量的《杜桥志》出炉。他
修志，重文字更重实证，跑遍当时全镇123个行
政村650个自然村，只为寻访“会说话”的文物、
古迹，和熟悉当地历史的老人。

彭连生小时候的家居，是座老房子，后来
才得知，就是清朝嘉道年间，当地一位诗人的
故宅。这多多少少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事
实上，他从小对文物古迹有天然的兴趣，还喜
爱画画。

对老物件格外关注的习惯，让他不经意间
涉足文保领域。19岁那年，他在祭扫祖坟路上，
发现一座民国 22 年（1933 年）修建的旧墓，看
墓上碑文和图案，揣摩“这值得保护”，便自掏
腰包请摄影师拍照，寄给临海市博物馆，结果
得到回信称，有文物价值，并鼓励他寻找散落
在民间的文物古迹。

从此，彭连生一发不可收，上班之外大部
分时间，都用来走街串巷、走村串户，跋山涉
水，痴迷于寻找被人遗忘和忽视的文物古迹。
他不时地发现、记录，还成文，投给媒体，“让更
多人识得好东西”。兴趣所致，他不辞其苦；日
积月累，他识物愈准。文物保护，前提在于发
现。他一路走来，寻寻觅觅，做了 20 年的业余
文保员、田野考古者。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3年，彭连
生进入成立仅一年的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当上一名专业文保工作者。像一个舞者有了更
大的舞台，他愈加乐此不疲，这些年，跑遍了临
海全市文保单位，跑遍全市19个乡镇（街道）、
992个行政村、35个社区，搜寻文物信息、史料，

“找老人谈谈”，做了四百余万字的文物调查笔
记。他坚持不懈的“跑功”和日渐深厚的地方文
史功底，让他赢得临海乃至台州文物保护“活
地图”。术业有专攻，他勤于自学，积极进修，不
断“充电”，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起
来，让一双辨识文物的慧眼更亮。

从深入骨髓的热爱到超越常人的专业，彭
连生以勤为径、以乐作舟，潜心修炼成地方首
屈一指的文保专家。在文物保护领域，一双慧
眼的背后，就是丰富深厚的知识经验积累，这
种积累，就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样有效，
每逢难题，迎刃而解。2016年5月，黄岩发现南
宋赵伯澐墓，开棺时，严丝合缝的棺身，找不到
缺口，根本无从入手。参与开棺工作的彭连生
细加琢磨，发现一条一厘米长的黑线，插入刀
片，终于顺利掀开棺盖。

身为一个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保
所所长，彭连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说：

“只有文物保护好了，安全了，才有进一步研究
的可能，才能古为今用。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是历史的见证者，保护文物，是传
承和弘扬优良传统文化的一大前提。”知行合
一。这些年，他千方百计，借助警方和社会力
量，追回被盗的明代石马、石羊；他建章立制，
广泛发动，守护一方文物安全，“文物保护需要
政府与民间力量，全社会参与”；他不遗余力，
向上争取立项，组织修缮当地众多古建筑；他
在2019年“利奇马”台风后，及时开展受淹文物
抢救性修复工程，以最大程度延续文物的生
命，“保护文物就是彰显文化”。

“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
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这是不久前召开的省
委文化工作会议发出的强音。发现、梳理、保护
文物，是文化先行的题中之义。今年是彭连生
知天命之年，但他坚称自己是游走乡野的考古
工作者，是从文物搜寻和调查中做学问。这个
定位，昭示着他会凭一双慧眼、一颗苦心，执着
一念，专注于“发人之所未发”的路子，一直走
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文化先行者。

发现古墙砖蕴藏的“文化密码”，只不过是
彭连生慧眼识见的一个片段、一个章节。一本
包含 8 年心血与汗水、填补历史空白的《台州
府城墙砖录》，将是彭连生在独辟蹊径路上，撷
取的又一束“麦穗”。这束“麦穗”，可以延续台
州历史文脉、弘扬本土优良文化。

慧眼识见


